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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人年表 

方 師 鐸 教 授 年 表 (一) 

陳惠美 、謝鶯興  

「方師鐸教授年表」是以楊承祖教授〈故東海大學教授方師鐸先生事略〉

為主要根據，佐以東海大學《校刊》、《會議紀錄》，及方先生的著作與上課之

講義等等，曾彙編成《方師鐸先生學行年表初編》 1。方先生之二女兒謙亮女

士，協助東海圖書館，陸續整理其發表在報章雜誌，但未收入於專書中的作

品，蒐集成書；又將其兄謙光先生撰寫的稿件，彙為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作品

集》，補充許多原先所不知道的資料，我們為配合「人文東海」的規劃而重編。 

方先生的一生，約可分為幾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：出生於揚州，成長與

求學皆在北平。從方謙光〈童年的回憶〉提到：「我的北方老家是在一座有著

高大的紅牆和金黃色琉璃瓦建築的古老都市，她經歷了千百年更換過許多朝

代，她依然使人眷戀，煥發著光彩。大概是在六十多年以前，爺爺來到這座

古城，最初是住在城西南角叫做『月臺大門』的王爺府。聽說那原來曾是一

座『凶宅』，家裏人都不願意在那裏住。當年爺爺在『總統府』任職，花錢買

下了離總統府不遠的地方的一片荒地，就在這塊荒地上，爺爺自己設計，親

自監工，蓋起了一大片房子。」 2可以瞭解楊承祖〈故東海大學教授方師鐸先

生事略〉說方先生：「誕生於揚州本宅，少隨親宦居北平。」 

第二階段是「七七事變」的全面抗戰，大學畢業後到昆明就讀北京大學

文科研究所，進入滇緬邊區進行水擺夷語言實地調查。勝利後，接受魏建功

老師的邀請，到台灣協助進行台灣地區的國語推行。  

第三階段是與臺靜農先生等人，從上海搭船，到台灣的基隆登岸，開始

進行台灣地區的國語推行，以及籌辦《國語日報》。 

第四階段是 1960 年起，受聘於東海大學中文系，曾接長華語教學研究中

心主任，接長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；到 1993 年 7 月，以年力寖衰，堅辭中文

研究所授課一事；到 1994 年 8 月 28 日，安逝於東海大學的退休宿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
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
1 陳瑞洲、謝鶯興合編，由東海大學圖書館於 2000 年 12 月 22 日印製數本典藏，但未

正式出版。 
2 見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作品集》頁 32，台中：方謙亮，2014 年元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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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將方先生年表分成幾個單元，藉以呈現他 80 多年的各項事蹟，著重

於他在東海 30 多年的活動。 

壹、渡海來臺灣之前的事蹟 

民國元年(1912 年)，1 歲 

農曆 2 月 25 日，生於江蘇揚州 3。排行第三。 4 

民國十三年(1924 年)，13 歲 

請老師到家裡任教，後就讀初中。 5 

民國二十二年(1933 年)，22 歲 

輔仁高中畢業 6，考入北平燕京大學 7醫科，與吳曉鈴先生同學。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按，〈古老的住宅〉云：「我幼時是在揚州長大的。我家雖不是揚州人，卻在揚州落了

戶。聽大人說：我們是從安徽的徽州府搬到揚州來的。」(見《揚州閒話》頁 1~2，

原刊載於《台灣日報》副刊，民國 78 年 4 月 7 日，後收入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

州閒話》，方謙亮、施麗珠、謝鶯興編，台中：方謙亮限量發行，2001 年 12 月)方謙

亮〈揚州閒話序〉引先生於 1985 年手寫的「家訓」云：「兒時在揚州故宅，中堂懸有

曾祖父紫亭公手書格言聯。」(見頁壹，同上)。 
4 按，方謙光〈望門寡〉云：「爺爺和我都是屬龍的，爺爺比我年長六十歲，推算起來

應當是出生在一八八○年。爺爺有三個兒子，長子方師夏，次子方師龍，幼子方師

鐸。方師鐸就是我的老爸。……我老爸出生在一九一二年。」見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

作品集》頁 69。 
5 按，〈未受工業污染的小城(上)〉云：「揚州沒有工廠的另一原因是沒有鐵路。別說鐵

路了，就連公路都沒有。一直到我進初中時，揚州城外才有一條很短的小公路，從

揚州城南直通長江邊上的『瓜洲』」。又，〈未受工業污染的小城(下)〉云：「揚州過去

文風極盛，居然沒有大學，最高學府就數省立師範學校(後來改為省立揚州中學)，另

外縣立的有一所初中；小學很少，設備又差。我小時候進的是請家館，就是請老師

到家裡任教，教的是中國書，沒有英文，也沒有數學課。」(見《揚州閒話》)。二篇

提及小學是家館，都說曾讀初中，但未明言係哪家中學。 
6 按，〈北平的三 D〉云：「我高中讀書時的輔仁中學，就是以前的濤貝勒府改建的。」

(見《北平憶往》頁 45，原刊載於《台灣日報》副刊，民國 78 年 6 月 25 日，後收入

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北平憶往》，方謙亮、施麗珠、謝鶯興編，台中：方謙亮限量

發行，2002 年 1 月)。方謙光〈童年的回憶〉云：「大概是在六十多年以前，爺爺來

到這座古城，最初是住在城西南角叫做『月臺大門』的王爺府。……我們家就住在

胡同的盡頭的一個退了色的紅漆大門裏。……還有一座兩樓兩底的小樓。樓下是廚

房，樓上聽說是爸爸當年讀書的地方。」見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作品集》頁 32。 
7 按，〈老「北大 」的老傳統〉云：「我是剛從『燕京大學』轉到『北大』來的，當然

對『北大』的一切設備都看不上。『燕京』一切都是那麼現代化，宮殿式的建築，觀

光旅店式的宿舍，到處都有隨手一壓就自動噴水，可以生飲的自來水(現在台灣還做

不到)，床鋪是單人小鐵床，當然不會有臭蟲。」(見《北平憶往》頁 1~2)。〈五十年

前水擺夷‧緣起〉云：「吳曉鈴和我兩度同學：第一次是民國 22 年，我們同時考入

北平『燕京大學』。我在『燕京』只讀了一年，就轉學到『北京大學』，改念中文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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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年編《湖南省年鑑》。 9 

民國二十三年(1934 年)，23 歲 

9 月，轉入北京大學 10中文系語言文字組，受業於胡適、沈兼士、錢玄同、

羅常培、唐蘭諸先生。 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『語言文字組』。他隔了一年也轉進『北大』中文系，於是我們又『再度』同學。」

(見《五十年前水擺夷》頁 1~2，原刊載於《台灣日報》副刊，民國 78 年 8 月 2 日，

後收入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五十年前水擺夷》，方謙亮、施麗珠、謝鶯興編，台中：

方謙亮限量發行，2002 年 4 月)。 
8 據「事略」。〈「北大」中文系的眾生相〉(見《北平憶往》)云：「我是在民國 22 年(1933)

考進北平私立『燕京大學』(燕京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大學之一，中共

認為它是『美帝』所辦，予以封閉，現在將城內的北京大學遷入燕京舊址中)。我在

燕京時國文成績很好，通過了『免讀』測試，可以不念大一國文，但是解剖學卻念

的很糟。」(見《北平憶往》頁 8)。據〈北平的三道城〉云：「『天安門』的西邊就是

『中南海公園』的前門---『新華門』(『新華門』正前方，垂直的一條南北向馬路，

就是我家所住的『北新華街』)。」(見《北平憶往》頁 31)記載，參酌「事略」云：「少

隨親宦居北平。」方謙亮《揚州閒話•序》云：「父親進北京大學讀書，祖父母也陪同

前往，在北京置產，還特別為父親蓋了一棟書樓，讓他能在家中安心讀書。」可知

方先生就讀輔仁中學時，應即住在此地。(見《揚州閒話》)。 
9 按：是書藏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，題「方師鐸主編」，由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，

但未標明出版日期，僅於附註項題「館藏：民 22 年」。天一出版社係方先生大女婿

朱傳譽經營，雖曾刊行先生著作數種，然民國 22 年，先生仍在北平燕京大學攻讀醫

科，是否能編輯是書，令人生疑，因未見此書，暫記於此。 
10按，〈老「北大 」的老傳統〉云：「《北平憶往》是五十年前我在故都求學的一切經歷，

我是『北京大學』畢業的，……看起來卻是那麼破破爛爛，一切因陋就簡，不像現

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座有名學府的樣子。不談別的，就拿我住過的學生宿舍來說：那

是皇宮後牆外面太監住的平房，陰沉灰暗自不必說，上面沒有天花板，下面沒有水

泥地，連窗戶都是用木條釘成有空洞的格子物，別說蒼蠅、蚊子出入無阻，就連老

鼠、麻雀也可以公然進出。」(見《北平憶往》頁 1~2)。 
11按，〈劉半農--教我如何不想他〉云：「我雖然也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，可

是因為我的大學一年級是在燕京大學唸的，第二年才轉到北京大學。我進北大的時

候，已是民國 23 年的 9 月。」又，《北平憶往．「北大」中文系的眾生相》云：「我

是在民國 22 年(1933)考進北平私立『燕京大學』……但是解剖學卻念的很糟：畫細

胞的解剖圖時，一個眼睛看顯微鏡，一個眼睛畫圖，我總是辦不到，老是畫的不像

樣。那位英國『老小姐』老是在我的圖上用紅筆劃一個大大的『F』(Fail)，剛好我姓

『方』，第一個字母也是『F』，因此，被一些尖嘴的女同學稱我為『Mr. F』。一年以

後，『老小姐』叫我轉系，我一生氣，乾脆就轉校，當時的校長是『司徒雷登』先生

(Dr. Steward，後來當過美國駐華大使)，我糊裡糊塗地就闖進校長辦公室。司徒問我

要幹什麼，我告訴他要『休學』。他追問我休學的理由，我就亂說一通，說是沒錢念

下去了，得到外面去打工。他很同情我，馬上就口授一封信，叫秘書小姐打下來，

立刻簽字交給我，我就憑著這封洋文信，到北京大學去報名參加轉學考。『北大』的

教務處職員，從未見過這種怪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經過一再請示，驗明是司徒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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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二十四年(1935 年)，24 歲 

從沈兼士先生習文字、訓詁之學。因沈先生兼任「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

館」的工作，得以窺見秘府的藏珍。買下故宮影印明永樂初年大字行

書本《碎金》。 12 

民國二十五年(1936 年)，25 歲 

夏天，於北平北京大學攻讀訓詁學之際，圈點評注清朝王念孫《廣雅疏

證》。 13 

按：東海典藏先生贈之是書，扉葉題「民國二十有五年，置於北平

時正攻訓詁於北京大學也」。在魏張揖〈上廣雅表〉書眉有墨筆

注二則，一云：「《爾雅‧釋訓》釋文引張揖雜字云：訓者謂字

有意義也。襄二十九年《穀梁傳》云：此致君之意義也。」二

云：「臧氏在東曰：張稚讓言，叔孫通撰置《禮記》，不違《爾

雅》。然則《大戴禮記》中當有《爾雅》數篇，為叔孫氏所取入。

故《白虎通義》引《禮記‧親屬記》：男子先生稱兄，後生稱弟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簽字無訛，才准予報名。……那時『北大』最出名的是中文系和地質系，我心血來

潮地就報考了中文系。轉學考試的科目並不多，除了文學史和國學常識以外，最重

要的就是一篇作文。……只記得當時『全國』報考北大中文系二年級轉學考試的，

大概有二百多人，我只是其中之一，然而就錄取了我一人。……當時北大中文系分

文學組和語言文字組；文學組鬧哄哄地，老師多，學生也多。語言文字組學生有小

貓三隻，四隻，老師卻有十多位。……語言文字組的課程，就算是第一流的名教授，

號召力也不強，像章太炎的嫡傳弟子錢玄同(就是『疑古玄同』)，教我們『韻書沿革』

只有寥寥幾個學生；文字學權威唐蘭先生教我們『古文字學』時，就只有三個學生(現
在台還流行的《古文字學導論》，就是那時候寫給我們的講義)。後來他又開了一門『古

文字學研究』的課程，給果選課的就只有我一個人」(均見《北平憶往》)。 
12見〈明刻行書本「碎金」與敦煌唐寫「字寶碎金」殘卷之關係--「蒙求書研究」之一〉，

見《方師鐸文史叢稿．專論下篇》頁 157，台北：大立出版社，民國 74 年 11 月。 
13按，〈沈兼士、錢玄同、馬廉和二羅〉云：「我現說兩件有關沈(按指沈兼士)、錢(按指

錢玄同)二位先生上課的趣事：這兩位先生都是浙江人『鄉音無改鬢毛衰』。沈先生(按
指沈兼士)教的是文字和訓詁，他說出來的『反切』，很少有人聽的懂。我記得他上訓

詁學的時候，手上老捲著一本線裝木刻的《廣雅疏證》。他一邊講一邊拿著書，在教

室不斷地遊走；從來不寫黑板，也不站在講台前講書。他手上雖然拿著書，可是從

來不翻一下，那本書是不是《廣雅疏證》，誰也不敢保證。碰到他所舉的那個例，非

查原書不可的時候，就一面遊走，一面信口叫一個學生的名字，叫他把那一段書查

出來，而且高聲唸出。請想想看，我們上課的時候，每個人都抱著十大本木刻本的

《廣雅疏證》上課；他所舉的那個例，究竟在那一卷、那一頁，誰也不知道；因此

誰被叫上了，就中了頭彩，就得挨罵。」(見《北平憶往》)。可能就是上述的原因，

先生才圈點評註《廣雅疏證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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女子先生為姊，後生為妹；文出釋親。《風俗通義》引《禮‧樂

記》：大者謂之產，其中謂之仲，小者謂之箹，文出釋樂。《公

羊》宣十二年注引《禮》：天子造舟，諸侯維舟，卿大夫方舟，

士特舟，文出釋水。孟子：帝館甥于貳室。趙注引《禮記》：妻

父曰外舅，謂我舅者，吾謂之甥；文出釋親。則《禮記》中之

有《爾雅》，信矣。」 

 

民國二十六年(1937 年)，26 歲 

7 月 7 日，北京大學畢業，偕張敏言小姐 14南行至蘇州，參加基督教青年

會戰時救護工作。 

旋入南昌，加入軍政部傷兵管理處，醫護傷患。 

秋天，與張敏言小姐結婚後，回揚州。15夫婦一起整理家中書畫碑帖，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按，1937 年，先生與張敏言小姐成親。方夫人係河北安次人，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

系畢業。 
15按，方謙光〈方師龍傳奇〉云：「1937 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『七七』蘆溝橋事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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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人張敏言用毛筆小楷書寫「書畫碑帖目」二本，一本留在大陸，一

本帶來臺灣，裡面記碑帖類 130 件，書畫類 466 件。 16 

按：現存是書空頁附記云：「三十三年雙十日明兒(作者方謙亮按：

我的姊姊方謙明)頑皮，將此頁撕下自釘成小本學寫字，原頁已

剪破不能復裝成幅，只好另書一頁以補之。憶二十六年秋與師

鐸避難來揚州，終日在書樓中整理書畫，雖灰汗滿面不以為苦，

遇名畫懸起欣賞以作休息，其中之趣味，非筆所能書，今相別

數載，兒輩已能學畫習字。鐸現居何處頗不能知，且數月無信

來，日夜以鐸平安為念，憶昔時相處書屋以愛好相同趣味相近，

樂也相知；今景物依然而與鐸相隔萬里，音信稀疏思之悵惘何

之！三十三年雙十日敏記。」 17 

民國二十七年(1938 年)，27 歲 

離開南昌，經湘、桂、安南轉走昆明， 18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，專攻

語文之學，研究題目：「擺夷話」 19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抗日戰爭全面爆發。同年正巧我父親，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並考入北大的中文

研究所。由於時局動盪，北京即將淪陷，我父親的母校北京大學決定舉校南遷，並

與清華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一起遷至雲南昆明，成立西南聯合大學。我的父母決定

隨學校一起南遷。……當時我的父母尚未完婚，由於事發突然，情況緊急，祖父已

經來不及為他們舉辦婚禮，只是在他們出發的前夕，帶著他們到北京中山公園裏的

一個叫做『來今雨軒』的茶社，喝了一壺茶，吃了一點兒梅菜扣肉和乾菜包子、點

心等，送上了長輩的祝福，就算完成了婚禮。我父母所選擇的路線，第一站就是先

回祖藉江蘇揚州的老家。1937 年底，我的父母親和二伯一道從揚州出發，由水路經

安徽到江西，再由江西經陸路到達湖南。……我二伯再也無法推辭了，只能接受團

長的安排，留下來幫助候車。我父母則幫不上候車的忙，但也想做一些抗日的工作。

於是團長就安排我父親參加衛生隊協助到前線抬擔架救傷患，安排我母親到後方醫

院去護理傷患。」見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作品集》頁 73。 
16按，方謙亮〈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》序〉云：「這些書畫碑帖早已不知下落

了！而父母也已離開了人世，母親曾在民國 33 年在書目的空頁中留下了附記，看了

頗讓人感動。」見頁參至肆，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》。 
17見方謙亮〈揚州閒話序〉，收在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》。 
18按，方謙光〈方師龍傳奇〉云：「次日清晨，我父母登上南下的順風車，從湖南至廣

西出境，繞道越南河內，再由河內乘小火車輾轉數千公里才到達目的地昆明。」又，

方謙光〈三人行〉云：「當年我的父母由北京出發，先到江蘇楊州老家，由江蘇經浙

江到達江西，再由江西經湖南入廣西，從廣西進入越南境內，然後從越南的河內乘

小火車轉到雲南，最後輾轉到達昆明。」見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作品集》頁 76 及頁

100。 
19據《五十年前水擺夷》之二〈年輕人的衝勁〉所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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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《閒話滇邊．西南的西南》云：「我在雲南大學調查方言的關係，

認識了雲南西南部二十多個不同縣份的同學，供給我無數的有

價值的活資料。」20 

民國二十八年(1939 年)，28 歲 

是年在昆明。冬天，從昆明隨馬幫深入滇緬邊區的擺夷，作水擺夷語言

實地調查 21，編成《擺夷語彙典》。 

按：《五十年水擺夷．獸力運輸隊 --馬幫》云：「民國 28 年，我在昆

明隨『思普茶』場的『馬幫』深入雲南最西南端的『擺夷』區

域。」 22 

《臺灣話舊．昆明變了》云：「我是民國二十八年的冬天離開昆

明，到『思普邊區』去調查擺夷語言的。」 23 

《五十年水擺夷．十二版納》云：「雲南境內的『擺夷王國』是

在車里一帶，包括車里、佛海、南嶠、鎮越、六順五縣和一個寧

江設治局，此外還有思茅和江城二縣各一部份地方，也就是滿清

末年引起英、法兩國外交爭執的『江洪』地方。……從調查原始

民族的風俗習慣、語言文字的立場來看，在雲南境內做擺夷族的

學術調查，要比在越南、緬甸，甚至全部由泰族人建立的泰國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見頁 2，《方師鐸先生全集一之閒話滇邊及天南談》，方謙亮、施麗珠、謝鶯興編，台

中：方謙亮發行，2002 年 4 月。 
21按，由昆明到滇緬邊的路線，參見：1.《五十年水擺夷．箇碧石鐵路》云：「從昆明到

元江有兩條不同的路線：一條是直路，可是山坡大，路途險，除了騎馬、坐滑竿、

或步行之外，沒有旁的交通工具可以利用。……我去的時候是走山坡捷徑，從昆明

直奔西南，沿著平坦的公路，傍著周圍五百里的昆明池，經過雲南省的魚米之鄉--
呈貢、晉寧、昆陽、玉溪四個大縣；然後才離開公路，爬過峨山縣的高山，穿過陽

武霸和青龍廠，到達新平縣；再從新平翻過兩座大山，渡過元江上的『鐵索橋』，到

達元江縣城。」(見頁 20~21)。2.《五十年水擺夷．花腰擺夷》云：「元江的花腰擺夷，

是現代泰族東北翼最突出的前哨。……研究民族和調查語言的學者們，都不願在交

通頻繁、文化褪色的不純粹的種族當中，作費力不討好的工作。事實上，我們在元

江花腰擺夷的村落當中，也發掘不出比其他泰族更保守、更奇異、更值得我們研究

的對象。因此，我在元江也就沒有多作停留，就繼續往西南前進，找尋更純粹更不

漢化的擺夷部落。……從元江再往南到水擺夷區域的車里去，更得翻過好幾座更高

的大山；交通如此不便，氣候如此悶熱，很少有外人敢侵入這惡劣的環境之，我想，

這大概就是花腰擺夷之所以還能在元江區域繼續生存下去的原因了。」(見頁 44~48)。 
22見頁 10，《五十年水擺夷》。 
23見頁 18，收於《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(79)》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，民國 89 年 11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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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還更能得知泰族的原始面貌。」 24 

11 月 10 日，寫信寄給顧頡剛先生。 25 

按：信云因等候白孟愚先生同行的緣故，11 月 7 日才由昆明隨著馬

隊出發。沿途所住，多係馬店，但過寧洱以後，將求馬店也不

得了。此趟旅費頗貴，若經由滇緬公路出臈，經緬甸瓦城，乘

火車至景東，轉入國境至佛海，可能尚有餘裕。信末盼老師能

賜以新出版之報章刊物，以解旅途知識缺乏之渴。 

12 月 7 日，再度寫信寄給顧頡剛先生。 26 

按：信云：由昆明至玉溪為汽車路，過玉溪後即全屬羊腸鳥道的難

行之狀，但卻玩味出孔子「登太山而小天下」，及太史公遊名山

大川後而文章亦有「浩然之氣」之意義。距思茅城約十餘里，

三山交匯之處，有一湖泊，湖畔即是壩子，有良田數十萬畝，

溝渠井然，一片荒草無人耕種。在信中提出：抗戰以來，所有

後方都市，皆有人滿之患；淪陷區內之人工多資敵用，實必一

大損失；若能招大批難民，携帶家小，來邊地開發；就原有的

房屋，稍事修葺，就原有之溝渠，稍事疏通，則事倍而工半，

邊地之繁榮，指日可望。同時主張：在此地辦一夷族學校，特

編教科書，即用擺夷文教授，一方可不致引起夷族之反感，一

方可達到宣傳之目的，提高擺夷文化，及其愛國情緒。希望顧

先生能為此事多加宣傳，以抵於成。 

民國二十九年(1940 年)，29 歲 

1 月 14 日 ， 夫 人 張 敏 言 手 寫 「 房 產 契 紙 登 記 簿 」， 記 錄 揚 州 新 城 的 房 產

間 數 。 27 

按：《揚州閒話．古老的住宅》云：「揚州的第二次大屠殺，是曾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見頁 78~80，《五十年水擺夷》。 
25發表在《責善半月刊》第 1 卷第 6 期，頁 143~144「滇南通訊二則」，民國 29 年 5 月

31 日。收在「師鐸遺作及手稿 83 年 11 月 14 日整理」檔案。 
26發表在《責善半月刊》第 1 卷第 6 期，頁 143~144「滇南通訊二則」，民國 29 年 5 月

31 日。收在「師鐸遺作及手稿 83 年 11 月 14 日整理」檔案。 
27據方謙亮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．序》頁伍。方謙光〈方師龍傳奇〉云：「我

父母在 1937 年結婚，1938 年在昆明生下我姐姐方謙明，1939 年又在昆明懷上了我，

由於在昆明生活條件太差，大人要忙於生計，孩子太小無法照料，父親決定讓我母

親帶著我姐姐回揚州老家待產。1940 年初母親帶著我姐姐回到了揚州老家。」見《風

雨兼程--方謙光作品集》頁 8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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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的大軍和洪秀全的軍隊對揚州的爭奪戰。打來打去，揚州城

裏的老百姓又死亡殆盡。我的小時候，還去過揚州南城的老宅

子，那兒已成一片廢墟，看不到一間完整的房屋。亂平之後，

我家就遷居到揚州新城的一棟老房子裏。據說那個老房子還有

一小部分是明朝遺留下來的，其他絕大部分都是洪、楊之亂以

後興建的。 

1 月 15 日，夫人張敏言手寫「田產契紙登簿」，記錄家中位於揚州鄉下的

田產。 28 

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，得獎助金，仍繼續滇緬泰邊區之語言調查研

究工作，前後達八年之久。 29 

按：《詳析「匆匆」的語法與修辭‧著者簡介》云：「畢業後，獲中

英庚款補助，在滇、緬、泰、越山區，調查『擺夷』語言。」 

民國三十三年(1944 年)，33 歲 

10 月 10 日，夫人張敏言曾用毛筆小楷書寫「書畫碑帖目」二本，其一

因長女方謙明頑皮，將此頁撕下自釘成小本學寫字，原頁已剪破不能

復裝成幅，只好另書一頁以補之。 3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8據方謙亮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．序》頁伍至陸。 
29按，《臺灣話舊‧滯留擺夷區》云「民國卅四年，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，我正在雲南

西南部水擺夷區域，協助國軍從事後勤工作。我到雲南水擺夷區域去的主要目的，

是要作擺夷語言的實地調查；可是當我到達擺夷區域以後，中南半島的局勢就開始

改觀：日本軍隊向泰國、越南、緬甸侵入，中國政府也派遣遠征軍協防印度和緬

甸。……雲南的水擺夷區域範圍很廣，我選擇了其中的一個最保守的地方，作為研

究的對象：那地方就是屬於南嶠縣的『猛遮壩』。南嶠、佛海、車里是相連的三個大

縣，也是水擺夷人口最密集的地方；但是車里是『車里宣慰使』的所在地，也可以

說是擺夷區的政治中心，人來人往，比較熱鬧。佛海是繼思茅、普洱之後新興的茶

業集中地，商業的氣息非常濃厚；只有南嶠還保持著較原始的風貌，人民與外界少

有接觸，是調查土著語言最理想的地方。……最初我寄居在戛拱街旁邊的一所擺夷

寺廟裡，以便早晚向老和尚討教；……不久我就搬到一個擺夷人家去借住。……就

在他家旁邊租了一個穀倉，作為棲身之地。……主人家也經常到穀倉來教我說擺夷

話、寫擺夷文。就這樣一住就住了一年多。我擺夷話的進步很快，可以一口氣說一

兩分鐘的故事，……因此我的擺夷話自認為說得很好，只可惜擺夷文還是不認得，

不會寫。……日本軍隊攻陷了泰國和緬甸，我國的遠征軍也從緬甸撤退到雲南，而

車里、佛海、南嶠三縣，地處滇緬交界的邊區，更是首當其衝，成為撤退下來的遠

征軍的第一處整編之所。……不知那位高人出了個餿主意，把我找了出來，叫我調

集一干小和尚，作為軍民之間的連繫；我這個語言調查工作者，就搖身一變，變為

臨時翻譯處的聯絡員了。」見頁 7。 
30參見方謙亮〈揚州閒話序〉，收在《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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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三十四年(1945 年)，34 歲 

2 月，抗戰勝利的前半年，正在雲南的水擺夷區，從原本進行擺夷語言

的調查，成為協助國軍從事後勤工作。 31(8 月 20 日 )勝利後，從雲南

的「思普邊區」折返昆明，路過普洱，在省立普洱中學教英文 半 年 。 

按：《臺灣話舊‧滯留擺夷區》云：「民國卅四年，日本宣佈投降的時

候，我正在雲南西南部水擺夷區域，協助國軍從事後勤工作。我到

雲南水擺夷區域去的主要目的，是要作擺夷語言的實地調查。」32 

《臺灣話舊‧日本投降、抗戰勝利》云：「當我從雲南的「思普邊

區」折返昆明的時候，中途路過普洱(即寧洱縣)。在一個『馬店』

門口，碰到一位老朋友。堅決的留我在普洱城裡多住幾天。……

我被當時省立普洱中學的校長硬拖到他們的學校裡，向數百名學

生作了一次公開的演講。這一講不打緊，學生們卻向校長提出要

求，要我到他們的學校裡去任教。老實說，當時我只是一心想回

到昆明，對於在中學教書毫無興

趣；可是那位校長一再挽留，只

要 我 答 應 ， 教 什 麼 課 程 都 可

以，……這樣可以多積蓄點錢，

等到抗戰勝利的時候，好有盤纏

回鄉。朋友的好意，和那位省立

中學的校長一再情商，我終於答

應了，在普洱中學擔任英文教員

(為了怕改中文作文，所以改教

英文)，作『誤人子弟』的工作。」

3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按，方謙光〈三人行〉云：「因為父親所選的課題是雲南少數民族的語言調查。為了

研究這個課程，隻身一人隨著馬幫深入到雲南西雙版納，到傣族(擺夷)集居地區做傣

語的語言調查。此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，……這些不同國家、不同種族，操著不

同語言的人們，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，完成這樣一項艱苦和鉅大的工程，非常需要

互相協調和溝通，最缺少的就是翻譯人員，當時父親既精通英語和漢語，又精通當

地少數民族的語言，於是他就成了義務的連絡員和翻譯官。」見《風雨兼程--方謙光

作品集》頁 101。 
32見頁 7。 
33見頁 10~11。 


